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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阿
利
莫
夫
是
我
的
老
朋
友
，
現
任
塔
吉
克

斯
坦
駐
華
大
使
。
今
年
四
月
和
十
月
，
他
兩

度
來
港
，
都
是
專
程
出
席
理
工
大
學
主
辦
的

絲
路
經
濟
帶
與
中
亞
研
討
會
。
上
周
的
研
討

會
，
主
題
是﹁
聚
焦
塔
吉
克
斯
坦﹂
。
大
使

作
主
旨
演
講
時
，
話
筒
前
擺
放
着
塔
國
薄
皮
檸
檬
和

紅
石
榴
，
有
種
走
進
帕
米
爾
山
腳
下
綠
色
果
園
的
奇

妙
感
覺
。

阿
利
莫
夫
不
愧
為
職
業
外
交
家
，
香
港
行
的
功
課

做
得
很
足
，
專
門
繞
道
迪
拜
捎
來
三
箱
水
果
和
乾

果
。
見
重
要
客
人
前
，
贈
送
一
小
袋
果
品
，
這
個
小

手
信
既
避
開﹁
利
益
輸
送﹂
之
嫌
，
也
給
塔
國
做
了

廣
告
。
我
將
獲
贈
的
一
份
與
同
事
分
享
，
大
家
直

呼
：﹁
葡
萄
乾
、
杏
仁
怎
麼
這
麼
大
？
這
麼
甜
？
是

不
是
用
蜂
蜜
泡
過
？
桑
椹
為
什
麼
是
白
的
？﹂
害
得

我
不
停
地
解
釋
，
中
亞
水
果
本
來
就
個
頭
大
，
不
上

化
肥
農
藥
，
純
天
然
，
前
蘇
聯
的
水
果
都
是
這
裡
供

應
的
。
塔
國
所
在
的
中
亞
被
稱
為
前
蘇
聯﹁
水
果

籃﹂
，
我
相
信
，
一
旦
塔
國
瓜
果
打
入
香
港
市
場
，

憑
藉
質
優
價
廉
和
生
態
優
勢
，
大
可
挑
動
起
香
港
人

挑
剔
的
味
蕾
。

阿
利
莫
夫
曾
做
過
首
都
杜
尚
別
團
委
書
記
，
當
過

塔
國
獨
立
後
的
首
任
外
長
，
一
九
九
四
年
卸
任
外
長

後
當
了
十
年
駐
美
大
使
，
又
在
北
京
工
作
了
十
年
。
兩
個
月
後

的
開
年
，
他
將
卸
任
大
使
一
職
，
擔
任
上
海
合
作
組
織
秘
書

長
。
所
以
，
這
次
也
是
他
最
後
一
次
以
大
使
身
份
訪
港
了
。

阿
利
莫
夫
頭
髮
花
白
，
鼻
樑
高
聳
，
眼
窩
深
陷
，
英
文
和
俄

文
張
口
就
來
，
充
滿
個
人
魅
力
，
講
故
事
尤
其
是
他
的
強
項
。

凱
順
能
源
主
席
陳
立
基
先
生
在
塔
和
中
亞
有
投
資
項
目
，
設
晚

宴
為
大
使
接
風
，
所
有
來
賓
都
要
按
中
亞
的
風
俗
起
身
敬
酒
。

在
前
蘇
聯
，
酒
桌
被
稱
為
男
人
展
示
才
華
的
地
方
，
大
使
回
憶

起
一
九
九
三
年
第
一
次
來
港
出
差
的
經
歷
。

那
時
塔
國
剛
剛
獨
立
，
他
任
外
長
出
訪
韓
國
，
訪
問
結
束
後
從

漢
城
途
經
香
港
，
只
能
轉
道
莫
斯
科
才
能
回
國
。
他
說
，
香
港
給

他
的
最
深
印
象
是
流
光
溢
彩
，
物
質
豐
富
，
與
內
戰
中
的
塔
國
有

天
壤
之
別
。
在
一
家
商
店
，
他
發
現
了
一
件
漂
亮
的﹁Bossini﹂

牌T
-shirt

，
摸
一
摸
，
像
絲
綢
一
樣
柔
軟
，
標
籤
上
寫
着﹁
意
大

利
製
造﹂
，
價
格
僅
五
美
元
，
他
毫
不
猶
豫
地
買
了
一
件
。
當
時

沒
有
錢
，
只
能
買
這
個
價
位
的
產
品
留
念
。﹁
意
大
利
製
造﹂
陪

了
他
十
五
年
，
竟
顏
色
如
初
，
至
今
還
珍
藏
在
櫃
底
。
多
年
後
再

來
香
港
，
當
地
朋
友
告
訴
他
沒
有
這
個
意
大
利
牌
子
，
只
有﹁
香

港
製
造﹂
的﹁Bossini﹂
，
他
才
恍
然
大
悟
，
原
來
這
是
件
香
港

貨
。
現
在
前
蘇
聯
的
遊
客
來
香
港
，
再
也
不
買
五
美
元
的
貨
了
，

而
是
大
牌
店
的
熟
客
。
大
使
的
故
事
雖
小
，
卻
反
映
了
前
蘇
聯
各

國
和
香
港
的
時
代
變
遷
，
耐
人
尋
味
。

接
着
，
大
使
又
對
石
頭
大
發
感
慨
。﹁
我
們
塔
國
九
成
三
的

國
土
是
帕
米
爾
高
原
，
到
處
是
石
頭
，
我
們
恨
石
頭
，
認
為
石

頭
給
我
們
貧
窮
，
沒
什
麼
價
值
。
但
中
國
人
卻
喜
歡
石
頭
，
我

曾
在
雲
南
買
了
一
塊
石
頭
截
面
，
遠
看
上
面
有
河
流
，
有
小

橋
，
有
散
步
的
人
，
但
近
看
只
是
塊
石
頭
而
已
。﹂
他
又
發
揮

道
：﹁
香
港
其
實
就
是
塊
石
頭
，
但
香
港
人
在
石
頭
上
建
成
了

世
界
金
融
中
心
，
創
造
了
香
港
神
話
。﹂
大
使
的
話
很
有
煽
動

力
，
在
座
的
人
聽
得
眉
開
眼
笑
。

其
實
，
塔
吉
克
人
才
是
最
愛
石
頭
的
民
族
之
一
。
他
們
將
各

式
各
樣
的
石
頭
拼
成
石
頭
畫
，
賣
出
好
的
價
錢
。
帕
米
爾
高
原

的
石
頭
裡
有
紅
寶
石
，
清
朝
時
有
中
國
礦
工
在
那
裡
開
採
。
我

曾
到
偏
僻
的
納
戈
爾
內
︱
巴
達
赫
尚
山
區
採
訪
，
當
地
人
用

石
塊
依
山
勢
壘
出
似
半
地
下
室
的
低
矮
房
子
。
在
平
原
，
人
們

則
用
石
頭
建
成
宏
偉
的
城
堡
和
宮
殿
。

這
次
與
大
使
同
行
的
還
有T

SB

銀
行
行
長
，
該
行
是
塔
國

最
有
實
力
的
銀
行
之
一
。
相
信
不
遠
的
將
來
，
除
了
可
口
的
石

榴
和
檸
檬
外
，
港
塔
兩
地
還
將
有
金
融
方
面
的
合
作
。﹁
一
帶

一
路﹂
縮
短
了
香
港
與
中
亞
的
距
離
，
古
老
的
絲
綢
之
路
將
為

更
多
的
港
人
所
認
知
和
喜
愛
。

塔吉克檸檬石榴來香港

年
輕
時
候
，
喜
歡
和﹁
豬
朋
狗
友﹂
胡
鬧
至

通
宵
達
旦
。
在
石
澳
沙
灘
看
星
星
，
天
快
亮

了
，
大
夥
兒
步
行
去
筲
箕
灣
吃
早
餐
。
乘
船
遠

赴
東
平
洲
，
整
夜
躺
在
岩
石
上
，
仰
望
星
空
，

為
了
等
待
早
上
那
紅
紅
的
太
陽
，
從
東
邊
海
岸

線
緩
緩
升
起
。

年
輕
人
有
的
是
青
春
，
花
得
起
。
看
星
星
，
等
日

出
，
偶
爾
為
之
，
不
足
為
害
。
晚
上
不
愛
睡
覺
，
早

上
賴
床
，
上
課
遲
到
，
讀
書
沒
精
打
采
︱
︱
這
樣
的

日
子
，
似
乎
是
成
長
必
經
階
段
。

現
代
年
輕
人
，
相
信
很
少
再
有
看
星
星
的
情
懷
。

周
圍
環
境
的
引
誘
太
大
，
上
網
、
打
機
、
網
上
交
友

閒
談
，
連
走
路
也
邊
走
邊
低
頭
看
手
機
，
哪
有
閒
心

抬
頭
去
賞
星
？

青
少
年
深
夜
上
網
，
加
上
功
課
壓
力
，
難
以
入

睡
。
據
︽
紐
約
時
報
︾
最
近
報
道
，
美
國
青
少
年
長

期
無
心
睡
眠
，
已
經
惡
化
成
為
病
態
。

該
報
引
述
最
新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
美
國
五
十
五
個
百
分
比
的

十
四
歲
至
十
七
歲
學
童
，
每
晚
睡
眠
時
間
少
於
七
個
鐘
頭
，
未

能
達
到
專
家
建
議
的
八
至
十
個
鐘
頭
。
他
們
無
心
睡
眠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是
：
讀
書
壓
力
大
，
功
課
過
多
，
還
有
忙
於
上
網
。

美
國
矽
谷
的
中
學
最
近
聘
請
一
些
睡
眠
專
家
和
心
理
學
家
，
訓

練
學
生
擔
當﹁
睡
眠
大
使﹂
，
學
習
如
何﹁
瞌
上
眼
睛﹂
。
美
國

教
育
界
認
為
，
學
童
功
課
壓
力
大
，
主
要
是
近
年
出
現
了
許
多

﹁
虎
媽﹂
和﹁
虎
爸﹂
，
他
們
望
子
成
龍
心
切
，
恐
怕
孩
子﹁
輸

在
起
跑
線﹂
，
於
是
將
孩
子
送
往
補
習
班
作
填
鴨
式
惡
補
。

如
此
一
來
，
孩
子
就
算
能
夠
閉
眼
瞌
睡
，
也
會
半
夜
發
惡
夢

驚
醒
。

一
直
以
為
，
早
上
被
鬧
鐘
聲
吵
醒
，
睡
眼
惺
忪
趕
上
學
，
極

為
痛
苦
。
原
來
，
晚
上
無
法
閉
眼
瞌
睡
，
才
是
最
大
痛
苦
。
小

小
年
紀
已
經
承
受
失
眠
之
苦
，
長
大
了
，
面
對
的
壓
力
會
更

多
：
工
作
壓
力
，
經
濟
壓
力
，
還
有
感
情
困
擾
。

想
起
張
國
榮
的
︽
無
心
睡
眠
︾
：﹁
捲
起
心
愛
的
香
煙
，
弄

着
腳
底
的
軟
墊
，
酒
醉
與
心
碎
，
勾
起
污
染
一
遍
。
啊
，
無
心

睡
眠
。
啊
，
腦
交
戰
。﹂

無心睡眠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我
試
過
一
次
跟
名
門
之
後
做
同
事
。
那
時
在

公
關
公
司
打
工
，
人
多
國
籍
多
，
旋
轉
門
轉
個

不
停
。
某
天
老
闆
突
然
說
請
了
個
人
，
是
中
英

混
血
兒
兼
名
門
之
後
，
在
金
融
界
極
多
人
脈
，

雖
沒
公
關
經
驗
，
但
應
能
為
公
司
開
門
路
找
新

生
意
。
我
們
大
喜
，
因
其
時
香
港
辦
事
處
每
星
期
都

給
紐
約
總
公
司
狂﹁
摔﹂
數
，
嫌
我
們
生
意
不
夠
。

這
新
同
事
的
履
歷
亮
麗
，
我
們
都
很
放
心
，
至
於
誰

面
試
過
他
，
他
的
強
項
弱
項
等
，
大
家
已
忘
了
問
，

後
來
事
實
證
明
我
們
太
天
真
。
事
隔
多
年
，
名
字
已

記
不
起
，
姑
且
叫
他
大
衛
。

大
衛
一
來
就
很
受
歡
迎
，
我
們
也
沒
給
他
特
別
待

遇
，
跟
我
們
一
樣
坐
個
小
小
房
間
，
用
的
也
是
行

W
ord
Perfect

的
黑
屏
綠
字
舊
款
電
腦
，
因
微
軟
視
窗
還
未
普

及
！
大
衛
長
得
帥
，
彬
彬
有
禮
，
衣
着
得
體
，
對
人
親
切
又
有

幽
默
感
。
他
的
強
項
是
講
故
事
，
由
小
時
候
去
英
國
讀
寄
宿
學

校
到
後
來
上
軍
校
的
趣
事
，
以
至
其
家
族
軼
聞
，
比
如
去
英
女

王
園
遊
會
時
的
奶
茶
為
什
麼
那
樣
難
喝
，
甚
至
與
前
妻
以
至
現

任
女
友
們
的
相
處
心
得
等
，
都
非
常
動
聽
。
他
說
故
事
的
厲
害

之
處
，
是
其
實
什
麼
具
體
東
西
都
沒
說
，
只
演
繹
一
點
皮
毛
已

逗
得
人
很
樂
，
更
絕
不
會
出
賣
家
族
任
何
人
的
利
益
。
當
然
這

也
跟
階
級
有
關
：
當
時
的
同
事
包
括
我
，
多
來
自
草
根
或
中
下

家
庭
，
對
上
層
社
會
生
活
有
很
多
肥
皂
劇
式
的
遐
想
。
不
過
笑

過
之
後
，
生
意
還
是
生
意
，
數
字
不
講
大
話
：
大
衛
那
組
，
三

五
個
月
過
去
了
，top

line

營
業
額
一
點
沒
升
，bottom

line

成
績
當
然
不
會
好
。
他
起
初
確
有
通
過
私
人
關
係
安
排
了
好
些

約
會
，
介
紹
公
司
認
識
一
些
投
行
和
重
要
機
構
投
資
者
。
但
生

意
呢
？
都
是
只
聞
樓
梯
響
。
我
很
快
知
道
公
司
又
請
錯
了
人
：

大
衛
是
好
人
，
彬
彬
君
子
，
但
沒
有﹁
做
刁﹂
取
得
生
意
的
能

力
，
也
缺
乏
強
烈
意
願
去
成
就
一
宗
生
意
。
他
很
快
也
察
覺
不

對
勁
，
半
年
後
就
辭
職
。

大
家
對
他
倒
沒
有
恨
意
，
幾
年
後
有
次
約
出
來
喝
茶
，
他

還
是
一
貫
的
靚
仔
，
風
趣
爾
雅
，
還
說
已
考
到
民
航
機
師

牌
，
會
去
加
拿
大
航
空
公
司
駕
駛
貨
機
！
看
他
的
快
樂
眼

神
，
希
望
他
真
已
找
到
人
生
志
業
。

名門之後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一
位
雄
心
勃
勃
的
副
市
長
在
人
事
變
動
前
夕
，
想
探
測

一
下
他
下
一
步
的
任
職
方
向
。
根
據
他
占
得
的
︽
賁
︾

卦
，
我
說
：﹁
卦
有
官
鬼
卯
木
持
世
，
又
有
艮
為
山
為

高
、
離
火
為
文
明
為
炎
上
，
表
明
官
位
必
有
高
遷
。
但
賁

卦
有
文
飾
的
涵
義
，
又
有
以
文
輔
政
之
象
，
可
見
雖
升
為

正
職
，
但
不
是
主
管
全
面
的
行
政
一
把
手
，
應
該
是
市
委

常
委
兼
宣
傳
部
長
。﹂
次
年
春
節
過
後
，
這
位
朋
友
來
電
告

知
：﹁
我
已
到
宣
傳
部
上
任
，
一
切
皆
如
所
測
。﹂

賁
卦
探
討
文
飾
的
原
則
，
卦
辭
說
：
賁
，
亨
，
小
利
有
攸

往
。
斜
陽
在
山
，
把
草
木
品
匯
都
披
上
壯
麗
的
霞
輝
，
所
以
卦

境
有
文
飾
之
意
。
文
飾
是
一
種
專
門
給
事
物
添
輝
加
彩
的
美
化

行
為
，
並
不
代
表
實
質
性
的
奮
鬥
和
成
功
，
只
能
處
在
外
圍
為

成
功
而
禮
讚
、
為
猛
進
而
高
歌
。
文
飾
到
一
定
程
度
必
須
恪
守

止
於
至
善
的
本
分
和
界
限
，
不
能
以
浮
華
的
外
表
掩
蓋
本
質
，

不
能
因
追
求
盛
開
更
多
的
花
枝
而
傷
損
根
部
的
元
氣
。
文
飾
可

以
讓
善
良
大
放
光
彩
，
可
以
給
思
想
插
上
翅
膀
，
唯
獨
在
執
法

量
刑
方
面
不
能
越
雷
池
一
步
。
掌
握
了
文
飾
之
道
的
分
寸
和
範
圍
，
就
可

以
進
入
匠
心
獨
運
的
境
界
。

初
九
、
賁
其
趾
，
捨
車
而
徒
。
一
雙
被
豪
車
運
載
的
腳
，
是
一
雙
尊
貴

的
腳
，
也
是
一
雙
放
棄
了
行
走
功
能
的
腳
。
豪
車
或
繡
花
鞋
不
能
把
男
人

的
雙
腳
裝
扮
得
更
加
美
麗
，
只
有
留
在
大
地
上
的
堅
定
而
不
屈
的
腳
印
，

才
能
充
分
顯
示
出
腳
的
雄
健
和
腳
的
偉
烈
。

六
二
、
賁
其
鬚
。
如
果
任
由
嘴
角
的
鬍
鬚
亂
如
蓬
蒿
，
無
疑
給
人
留
下

一
副
骯
髒
、
粗
野
和
瘋
癲
的
形
象
；
如
果
把
它
修
剪
得
秀
美
、
飄
逸
，
整

個
人
的
氣
質
就
會
顯
得
清
新
、
俊
逸
和
儒
雅
風
流
。
文
飾
是
一
種
畫
龍
點

睛
的
藝
術
，
在
一
些
外
在
的
必
要
的
精
微
之
處
進
行
恰
到
好
處
的
修
飾
，

可
以
使
一
個
原
本
普
通
的
物
件
迅
速
脫
胎
換
骨
、
熠
熠
生
輝
。

九
三
、
賁
如
濡
如
，
永
貞
吉
。
卓
越
的
才
品
已
經
英
氣
逼
人
，
且
又
受

到
上
下
一
致
的
交
口
稱
讚
，
命
運
已
經
把
他
推
進
到
表
裡
相
濟
、
溢
彩
流

光
的
階
段
。
只
要
不
對
眼
前
的
讚
美
形
成
慣
性
依
賴
，
只
要
不
在
順
境
中

把
自
己
幻
想
成
果
真
法
力
無
邊
，
只
要
始
終
堅
持
名
符
其
實
的
追
求
，
美

好
的
名
聲
就
不
會
變
成
失
敗
的
陷
阱
。

六
四
、
賁
如
皤
如
，
白
馬
翰
如
，
匪
寇
婚
媾
。
簡
約
的
淡
妝
使
她
更
加

冰
清
玉
潔
。
有
一
簇
銀
白
色
的
人
馬
飄
然
而
至
，
那
不
是
從
天
而
降
的
一

群
強
盜
，
而
是
專
程
前
來
求
親
的
英
俊
少
年
。
妝
飾
的
絕
佳
境
界
就
是
要

使
已
有
的
天
姿
麗
質
得
到
充
分
表
達
，
只
有
這
種
來
自
本
色
的
風
韻
才
會

醉
倒
高
山
流
水
般
的
知
音
，
並
在
知
音
的
眼
中
愈
發
遺
世
獨
立
、
光
彩
照

人
。六

五
、
賁
於
丘
園
，
束
帛
戔
戔
，
吝
，
終
吉
。
一
向
行
事
低
調
的
首
領

人
物
突
然
一
反
常
態
地
大
興
土
木
裝
修
園
林
，
並
恭
敬
地
把
精
美
的
綢
緞

捆
紮
成
堆
，
這
不
是
他
的
品
味
開
始
迷
戀
奢
華
，
而
是
為
了
禮
聘
天
下
英

才
而
隆
重
地
築
巢
引
鳳
。
可
以
想
見
，
過
不
了
多
久
，
他
所
治
下
的
疆
域

必
將
成
為
宇
內
英
雄
爭
相
歸
趨
的
聖
地
。

上
九
、
白
賁
，
無
咎
。
文
飾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追
求
完
美
。
文
飾
一
旦
到

了
無
可
文
飾
的
時
候
，
就
是
遭
遇
到
一
種
天
然
去
雕
飾
的
驚
世
駭
俗
的
自

然
之
美
，
這
種
美
足
以
令
一
切
巧
奪
天
工
的
文
飾
都
將
成
為
外
來
強
加
的

污
點
和
瑕
疵
；
這
種
美
徹
底
甩
脫
一
切
華
麗
的
面
紗
和
外
衣
，
獨
步
進
入

返
璞
歸
真
的
自
信
與
自
在
。

賁卦

﹁
秋
風
起
，
三
蛇
肥
。﹂
時
屆
深
秋
，
天
氣

漸
涼
，
正
是
進
補
的
季
節
。
蛇
外
形
有
點
古

怪
，
看
似
可
怕
，
但
廣
東
人
喜
食
蛇
，
不
以
形

為
怪
，
喜
其
美
味
有
益
，
祛
風
禦
寒
。
食
在
香

港
，
一
年
四
季
中
西
美
食
匯
集
，
不
時
不
食
。

這
個
季
節
除﹁
三
蛇
肥﹂
外
，
也
是
吃
大
閘
蟹
的
季

節
。
俗
語
有
話﹁
西
瓜
蟹
，
唔
識
莫
買﹂
，
大
閘
蟹

尤
甚
。
九
月
圓
臍
十
月
尖
，
圓
者
雌
蟹
，
尖
者
公

蟹
。
有
人
喜
食
公
者
愛
其
美
味
鮮
甜
，
亦
有
人
喜
食

雌
蟹
，
因
愛
其
蟹
黃
豐
腴
。
不
過
，
小
心
膽
固
醇
超

標
，
不
是
健
康
食
品
，
只
宜
淺
嘗
。

人
生
在
世
有
幾
多
個
十
年
？
我
們
要
珍
惜
眼
前
所

擁
有
，
識
飲
識
食
，
遊
山
玩
水
，
不
要
浪
費
好
時

光
。
時
屆
深
秋
，
也
是
郊
遊
的
好
季
節
。
秋
高
氣

爽
，
神
州
大
地
紅
葉
飄
飄
，
拍
下
浪
漫
的
景
色
為
人

生
留
下
難
忘
的
記
憶
，
誠
樂
事
也
。
北
京
西
山
、
九

寨
溝
、
杭
州
等
地
的
紅
葉
可
媲
美
加
拿
大
，
時
間
與

體
力
不
允
許
，
暫
無
此
閒
心
，
可
惜
，
可
惜
！

中
共
第
十
八
屆
五
中
全
會
圓
滿
閉
幕
。
一
如
所

料
，
一
九
七
八
年
實
施
的
一
孩
政
策
現
已
取
消
，
可

避
免
人
口
老
年
化
，
生
產
力
緊
張
。
股
市
有
關
乳

品
、
嬰
兒
用
品
等
涉
及
嬰
孩
的
公
司
股
份
股
價
上

升
。
不
過
，
我
以
為
新
時
代
年
輕
一
代
注
重
優
生

學
，
認
為
一
個
小
孩
已
足
夠
，
特
別
一
些
新
潮
青
年

不
喜
結
婚
只
拍
散
拖
，
更
遑
論
生
小
孩
負
責
任
。
除

非
在
農
村
要
增
加
生
產
力
，
則
屬
例
外
。
對
於
有
關

乳
品
的
要
求
，
據
市
場
調
查
，
乳
品
庫
存
多
，
質
素

也
較
差
，
導
致
滯
銷
。
所
以
，
股
市
有
關
對
二
孩
政

策
的
所
謂
好
消
息
，
雖
為
正
面
但
不
會
太
刺
激
。

回
頭
再
論
香
港
。
城
中
熱
門
話
題
關
注
區
議
會
選

舉
，
去
年﹁
佔
中﹂
事
件
影
響
，
有
識
之
士
擦
亮
了
眼
睛
，
珍

惜
手
中
的
選
票
。
建
制
派
候
選
人
受
歡
迎
程
度
熱
烈
。
區
議
會

議
員
責
任
重
大
，
關
注
社
區
、
民
生
、
文
教
、
康
樂
事
務
及
設

施
等
，
看
來
瑣
碎
，
甚
至
有
人
笑
說
家
裡
廁
所
壞
了
也
找
區
議

員
幫
忙
。
雖
似
笑
話
卻
也
真
有
其
事
。
近
三
萬
元
月
薪
之
區
議

員
薪
金
不
菲
，
要
做
一
個
良
好
的
區
議
員
有
重
大
的
社
會
責

任
，
有
的
為
了
更
上
一
層
樓
進
入
立
法
會
作
培
訓
基
地
，
當
然

亦
有
部
分
別
有
用
心
的
攪
局
者
，
又
當
別
論
。
惟
選
民
眼
光
雪

亮
，
不
會
擁
護
這
些
人
。

「二孩政策」不會刺激股市 思旋
天地
思 旋

因
為
工
作
的
關
係
，
經
常
會
以
車
代
步
。
其
實
自
從
自
己

十
八
歲
可
以
有
機
會
學
習
駕
駛
兼
得
到
車
牌
之
後
，
駕
駛
汽

車
的
機
會
便
多
了
，
而
且
當
進
入
社
會
工
作
，
有
點
能
力

後
，
更
渴
望
可
以
擁
有
一
架
自
己
的
汽
車
。

其
實
要
在
街
上
駕
駛
汽
車
，
總
會
遇
上
很
多
突
如
其
來
的

情
況
。
好
像
在
加
拿
大
的
時
候
，
在
駕
駛
學
校
已
經
學
懂
了

很
多
駕
駛
上
的
知
識
，
而
當
中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
是
一
位
導
師
曾

跟
我
們
說
：﹁
就
算
自
己
幾
咁
小
心
駕
駛
，
但
路
上
其
他
車
輛
或

者
行
人
也
會
不
小
心
地
影
響
到
你
，
所
以
當
你
們
駕
駛
車
輛
在
街

上
的
時
候
，
要
有
危
機
感
。﹂
他
這
句
說
話
到
今
天
，
我
仍
然
刻

骨
銘
心
，
亦
是
我
駕
駛
的
座
右
銘
。

我
非
常
認
同
當
天
那
位
導
師
的
說
法
，
自
從
擁
有
自
己
第
一
輛

汽
車
之
後
，
便
發
覺
導
師
的
話
真
的
會
在
駕
駛
過
程
當
中
出
現
。

還
記
得
在
多
倫
多
生
活
的
日
子
，
當
天
下
午
完
成
了
電
視
台
的

錄
影
工
作
，
如
常
駕
着
汽
車
由
下
埠
經
高
速
公
路
回
到
上
埠
的

家
，
但
放
工
時
間
道
路
非
常
繁
忙
，
遇
上
塞
車
，
而
那
天
因
塞
車

停
下
來
不
久
，
後
面
的
汽
車
可
能
煞
掣
不
及
撞
上
了
我
的
車
尾

部
，
完
全
應
驗
了
當
年
導
師
的
說
法
。

而
另
一
個
更
難
忘
的
經
驗
是
發
生
在
香
港
。
某
個
晚
上
駕
車
回

家
途
中
，
當
交
通
燈
轉
為
綠
色
的
時
候
，
理
應
可
以
開
車
向
前

行
，
但
突
然
有
個
路
人
衝
出
來
橫
過
馬
路
，
我
立
刻
緊
急
煞
掣
，
但

右
面
的
車
輛
一
時
不
小
心
便
撞
到
了
這
位
途
人
。
我
立
刻
報
警
，
希

望
救
護
車
快
些
到
來
拯
救
傷
者
。
其
實
這
個
意
外
是
可
以
避
免
的
，

那
位
途
人
為
什
麼
不
看
清
楚
交
通
燈
便
橫
過
馬
路
？
而
那
位
司
機
為

什
麼
不
看
清
楚
路
面
是
否
有
人
再
開
車
？
雖
然
最
終
不
知
道
那
宗
交
通
意
外
是

哪
個
人
負
責
，
但
其
實
在
馬
路
上
，
無
論
是
行
人
或
司
機
，
都
應
該
為
自
己
負

上
責
任
。

雖
然
我
是
一
個
脾
氣
還
不
錯
的
人
，
但
當
駕
駛
着
汽
車
的
時
候
，
看
見
很
多

路
人
不
小
心
過
馬
路
便
有
點
不
忿
，
為
什
麼
他
們
把
自
己
的
生
命
看
得
這
麼

輕
？
因
為
自
己
的
工
作
時
間
是
通
宵
的
關
係
，
所
以
通
常
都
是
早
上
六
點
半
鐘

放
工
駕
車
回
家
，
亦
都
可
能
是
這
個
原
因
，
街
上
有
很
多
年
紀
比
較
大
的
哥
哥

姐
姐
過
馬
路
時
不
小
心
。
我
發
現
，
他
們
有
時
會
不
理
會
人
像
燈
號
是
綠
色
還

是
紅
色
便
橫
過
馬
路
。
我
看
到
這
種
情
況
會
特
別﹁
肉
緊﹂
，
為
什
麼
他
們
可

以
不
顧
及
自
己
的
人
身
安
全
，
就
這
樣
橫
過
馬
路
？
雖
然
我
們
應
該
尊
重
老
人

家
，
但
也
很
希
望
他
們
可
以
小
心
過
馬
路
。
遇
到
我
這
個
每
次
駕
駛
都
打
醒
十

二
分
精
神
的
人
，
可
能
沒
有
事
情
發
生
，
只
會
停
車
讓
他
們
慢
慢
地
橫
過
馬

路
。
但
如
果
遇
到
一
些
俗
稱﹁
失
魂
魚﹂
的
司
機
，
就
可
能
會
發
生
意
外
，
所

以
我
的﹁
肉
緊﹂
是
不
希
望
他
們
有
任
何
損
傷
。

各
位
哥
哥
姐
姐
，
下
次
過
馬
路
的
時
候
記
着
不
要
魯
莽
！

是否我太緊張？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緊繃的紅色，若干黑傷疤，鋪了一地。鼓得錚
亮的山楂，像一張張俊俏的臉，那些曬焦的疤
痕，被烈日一筆一筆繪到臉上，刻上傷疤的山
楂，是收穫過程中的陰影。這陰影像細菌病毒一
樣傳染。從樹枝傳染到心頭，傳染到手，墜到地
上，傳染給幾處大地。忙亂的腳步，啪地一聲，
把山楂踩扁，扁裂如薄餅。
果農的心情，隨硬邦邦的傷疤一點點變黑。秋

收的表情，宛如地上那些冷落的樹葉，一場風
起，多出幾多凝重與沉痛。父母的身體，經歲月
之衣包裹，不分節令地一層層加厚，愈來愈重。
爬山採摘，即便空手，也氣喘不停了。家裡的山
楂，急需採摘，就像晚霞掩映的落日，再磨蹭下
去，必然被濃郁的夜幕吞噬。
秋忙，是莊稼人的宿命。天沒亮透，父母就起

床。摸出扁擔，挑起塑料筐，直奔等候在模糊中
的山楂園。樹底下，借助東方天際滲出的白光，
凌亂着一地暗紅。掉落的山楂，全部劃歸到次品
的行列，只能切山楂乾賣。切山楂乾是件苦差
事，不能怕髒，還得手腳麻利。白天沒時間，晚
上坐在燈光下，抓一把山楂放到案板上，用拇指
甲掐按住山楂一側，另一隻手握住菜刀，像剁肉
餡那樣不停地往下剁。山楂核在果肉裡藏着，切
不動，剁片時需避開。熟練的好手，抓一把山
楂，似看不看，只噼里啪啦十幾下，紅球就悉數

變成薄片了。
光靠父母，山楂落得會更多。眼看掉落嚴重，

累得他們腰酸背痛，我不忍心，向單位請了幾天
假，回去幫忙。山腳那片山楂園離我家一里多
遠，一直上坡，緩處三十多度，陡處將近六十
度。拉着小推車，低頭彎腰弓背，沿兩三拃寬的
小路朝前拽。路陡且滑，砂石和浮土混在一起，
腳底下像抹了層油。上山的路，小推車只能拉，
推是沒門的。拉着空車上山，心臟都像被雙腳踩
住，邁一步鎖緊一點，二三十步就得停歇片刻。
在野外採摘，時間是可以商量的。太陽的升

落，驅趕着莊稼人的腳步，給何時出門、吃喝、
回家，劃拉出一條大致的界線。而真正的標準，
掌握在黑夜手中。黑的程度，是出門與回家的權
威參照，不容更改。這個時節，地裡的農活，就
像蟬蛻皮，幹完一樣換一樣。早晨睜開眼，滿眼
滿腦子是活。在家呆久了的人，已經習慣了這種
勞作，沒見多慌亂。我不比父母，不在家中，心
裡替他們心焦，在家幫忙，又為效率太低而焦
躁。
歇息四五次，我把小推車拽到路盡頭，找個稍

顯平緩的碎石堆歪倒那裡，徒步爬上去。剩下那
幾十米不遠，沒像樣的路，穿着高跟鞋的城裡
人，得手腳並用才能爬到。但在莊稼人心裡，能
擱腳的地方，只要抬腳邁步，哪兒都有路。挑着

兩個空塑料筐上山，猶如負重幾十斤。兩條腿
裡，像塞了幾包酸菜，酸脹得邁不動步子。走不
了幾步，心就咚咚狂跳，肺也跟注射了興奮劑的
風箱似的，拉得呼呼響。
幾十上百棵山楂樹，不懂莊稼人的心情，不溫

不火留守在山野中。枝頭掛滿了成熟的山楂，該
落的毫不遲疑。這個季節最怕起風，短短一陣呼
嘯，颳落滿地的都是紅彤彤的錢幣。莊稼人頂日
曬挨雨淋，一年到頭提心吊膽地盼，盼的就是一
個安穩的秋收。
有的地方，採摘山楂不靠手。找來一根木棍，

對準山楂多的枝條狠狠抽幾棍子，受力重的皮開
肉綻，挨抽輕的也受了輕傷。這樣的山楂，用簸
箕扒進袋子，只能以低價賣掉。而我們這裡不
同，山楂珍貴，得雙手配合，謹慎摘捧。一般都
是張攏五指，用手掌包住整串山楂，將拇指和食
指化作剪刀，食指彎鈎，拇指直插，在山楂柄脆
生生切斷。採摘過程，托捧山楂的掌指不能用力
過大，山楂與山楂之間，不能受到任何擠壓。
母親的指甲，摘山楂沒幾天就掐裂了，不得不剪
短了再繼續。我站在山楂樹下，仰頭伸手拉下彈簧
般顫悠悠的枝條。切斷柄部的山楂，凡印上疤痕
的，得同時篩出來扔掉。半串山楂不小心脫手，珍
珠樣掉落地上，四散開來。落地的響聲在心中放
大，那炫目的紅艷，在地上跳幾跳，滾幾滾，振得
心疼。有些摘到手中的山楂，因早前被太陽烤出過
刺眼的黑疤，影響了品相，只得狠心扔掉。扔得極
不情願，落地的聲響也不大，卻依然撞得心疼。鋪
在樹下的山楂，一片連着一片，甚至找不到插腳的
地方。摘完一處，移步時，腳下一軟，一個山楂就

扁了，陷入泥中，扁成薄餅。有疤痕的山楂，落不
落地都是次品，次品不值錢，只能切成山楂乾。顏
色亮白柔和，表面乾淨均勻的，碰巧還可賣個折中
的好價錢。熟透落地和滿臉傷疤的山楂，落於地
上，再被無端踩扁的，扁成了餅，薄成了紙，扶不
起來了，只能化作泥土。
莊稼人在土地上勞作，澆水、施肥、鋤草，累

彎了腰，弓駝了背，用一滴滴汗水，滋潤着內心
的希望。山楂樹由春至秋，葉綠、花白、果青，
一點點長大。果實櫻桃大了，接連旱了幾周，陽
光如烈焰，烤走了風，把溫度拔得老高。山楂燙
傷了，裸露的肌膚，青澀中烙上星星點點的疤
痕，黑色從此揮之不去。直到山楂紅透，被篩出
扔到地上，它依然不離不棄。
焦躁，正在這個秋天趕路。啪一聲響，山楂被

陌生的腳印壓扁了，疤痕這才隨山楂裂了縫，伏
到地上，裂入大地深處，撕痛了大地的內心和表
情。幾地傷疤，零零散散的，不算太多，一個一
個，卻是莊稼人心裡拾不起來的痛。踩扁一個，
地震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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